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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英之际韩虫儿案探析
彭 康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厦门 361005)
摘 要:嘉祐末年宋仁宗无嗣，遂收养宗室赵宗实为皇子，赐名曙。立皇子仅五月，宫人韩虫儿便
自称怀孕，赵曙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不久，仁宗驾崩，皇子赵曙在仁宗曹皇后及宰相韩琦等人的支持下
即位，是为英宗，彼时韩氏尚在孕中，为曹后庇护。此后朝野因韩虫儿而对英宗即位的合法性议论纷纷，
英宗忧疑得疾，病中得罪曹后，给政治局势造成极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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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虫儿是北宋中期的一名私身，即宫婢。仁、英之
际，围绕皇位继承权，皇帝、后宫、内侍及百官进行了激
烈交锋。对于这时的政治状况，学界已经注意到英宗
即位前的困境以及即位后皇帝与太后失和对朝政的深
远影响，①但尚未注意韩虫儿事件在其中的作用。少数
研究已涉及韩虫儿案，如平田茂树《从〈欧阳修私记〉考
察宋代的政治结构》对韩案的基本史料作了初步解释
与对比;史泠歌《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认为宋
仁宗之死与他冒寒宠幸韩虫儿有关;王文渊《唐宋女性
犯罪问题探研》从宫廷犯罪的角度讨论韩案的性质及
罪罚。但它们都只是直接引述史料，没有对韩案进行
分析，更没有联系时政。韩虫儿在朝代更迭之际，声称
怀有先皇遗嗣，让本应和平过渡的政权前途莫测，虽未
获学界重视，但她实是搅动时局的关键。
一、韩虫儿案始末
关于韩虫儿的记载不多，时人之中，只有司马光和
欧阳修留下了案件记录。司马光记载:
己未，永昌郡夫人翁氏削一资。翁氏位有
私身韩虫儿者，自言常汲水，仁宗见小龙缠其
汲绠而出，左右皆莫见，因召幸焉。留其金钏
以为验，仍遣之物，虫儿遂有娠。于是，逾十月
不产，按问乃虫儿之诈，得金钏于佛阁土中，乃
虫儿自埋之也。太后以谕辅臣，命杖虫儿，配
尼寺为长发，而翁氏坐贬。辅臣皆请诛虫儿，
太后曰:“置虫儿于尼寺，所以释中外之疑也。
若诛虫儿，则不知者必谓虫儿实生子矣。”［1］
欧阳修记载更加详细:
是岁(嘉祐八年，1063 年)自正初，上觉体
中不佳。十四日……自是之后，虽日视朝前后
殿，而寖若不佳。既而韩虫儿事稍稍传于外，
云去岁腊月，上闲居，见一宫婢汲井，有小龙缠
其汲绠而出，以问左右，皆云不见。上独见之，
以为异，遂召宫婢视之，乃宫正柳瑶真之私身
韩虫儿也。其后柳夫人宿直阁中，明日下直，
遣虫儿取夜直坐墩。上独处阁中，命召而幸
之，遂有娠。虫儿自云上已幸我，取我臂上金
鋜子一只，云:‘尔当为我生子，以此为验。＇外
人所传如此。而虫儿于宫中，亦自道云:‘上幸
我，有娠。＇又言金鋜子，上与黎伯使藏之矣。
黎伯者，上所爱扶侍内臣黎永德也。是月二十
七、八间，春寒微雨，上不御崇政殿，只坐延和，
见群臣奏事……自是之后，上益不豫，至于大
渐。今上即位于柩前，中外帖然，无一言之异。
唯韩虫儿事籍籍不已，云大行尝有遗腹子，诞
弥当在八、九月也。九月十七日，余以服药，请
一日假家居。晚传内出宫女三人送内侍省勘，
并召医官产科十余人、坐婆三人入矣。十九
日，入对内东门小殿，帘前奏事，将退，太后呼
黄门索韩虫儿案示中书。余等于帘前读之，见
虫儿具招虚伪事甚详，云自正月至今，月水行
106
未尝止，今方行也。医官、坐婆军令状皆云:
‘去岁腊月，黎永德奉使成都未还，不在阁中，
而鋜子埋在柳夫人佛堂前阈下＇。……盖自虫
儿言有娠，太后遣宫人善护之，日给缗钱二千，
以市可食物。如此，至其月满无娠，始加穷诘
耳。余等遂前奏曰:‘虫儿事，外已暴闻。今
其伪迹尽露，可以释中外之疑。然虫儿当勿
留，庶外人必信也。＇太后曰:‘固当如是。＇既
而枢密院奏事帘前，示之如前。明日，福宁上
大行谥册罢，见入内都知任守忠于廷中，云虫
儿决臀杖二十，送承天寺充长发。［2］(P1841 －1842)
两则材料都揭示了私身韩虫儿伪称怀孕事迹始
末。韩案期间，司马光知谏院，没有直接接触案件，所
记只是听自传闻。按司马光记载，曹后将虫儿之事谕
知“辅臣”，当时欧阳修任参知政事，正是辅臣之一，其
记载更为准确。
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仁宗无子，众臣担心“异
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
违”［3］(P4723)，劝仁宗收养宗室为皇子，仁宗遂收养赵宗
实，改其名为曙。赵曙八月迁入宫中，次年正月，韩虫
儿声称怀孕，消息很快播于朝野。对于韩氏孕事，欧阳
修记录了宫外传言及宫廷消息两个来源，宫外传言与
司马光记载基本一致，细节有差异，如韩虫儿的上级女
官，司马记为翁氏，欧阳记为柳瑶真，当以欧阳修为是。
传闻中，仁宗发现韩虫儿身边有小龙显神迹，因而召幸
虫儿，并收藏了虫儿的金臂环为信物。宫廷消息没有
神秘因素，但指出了金臂环的收藏者是内臣黎永德。
韩氏的说辞一直为人接受，若无意外，韩氏如期诞下皇
子，那天下行路之人皆知，仁宗将会安排小皇子取代养
子赵曙。
嘉祐八年三月三十日午夜，仁宗暴崩，国不可一日
无君，皇后曹氏与宰相韩琦果断地选择皇子赵曙。四
月初一，皇子即位，是为英宗。韩虫儿在皇位更迭中没
有受到太大冲击，反而英宗因“韩虫儿事籍籍不
已”［2］(P1841)，继承权受到质疑。四日晚，英宗“忽得疾，
不知人，语言失序”，八日，仁宗皇帝大敛，“上疾增剧，
号呼狂走，不能成礼”。［3］(P4795)韩琦等人不得不请求已
成为太后的曹氏垂帘听政，十一日，曹氏正式垂帘。此
后，虫儿继续在内廷休养，而太后与英宗关系逐渐恶化。
嘉祐八年九月，韩虫儿产期已至，却未生产，于是
曹太后派人勘问，发现虫儿并未怀孕，且黎永德在去年
腊月已出使成都，不可能收藏信物。十九日，宰臣至帘
前，太后告知韩虫儿伪迹。二十日，宰臣欧阳修等人在
福宁殿参加仁宗谥册，事毕出殿，遇到太后亲信任守
忠，得知韩虫儿已杖二十，送往承天寺，韩案告终。
韩案所涉人物，除了曹太后与宰执团体，有名有姓
的还有柳瑶真、黎永德、任守忠等人。宫正柳瑶真经历
不明，《宋大诏令集》内有《故尚宫柳氏追封华原郡夫人
制》［4］，在真宗曹妃之下，神宗杨妃之上，年代符合仁、
英时代，不知是否其人，按永昌郡夫人削一资，尚宫正好
比宫正低一资;黎永德，嘉祐二年(1057 年)曾被派往五
台山大华严寺“送御书飞白宝章阁牌额一面”［5］，嘉祐
七年确有资格出使外郡，神宗时黎永德仍在宫内活动，
貌似没有因韩案受到影响;任守忠在嘉祐后期任入内
都知，成为曹后亲信。英宗生父濮王允让死后，任守忠
护葬，“凌蔑诸子，所馈遗近万缗，而心犹未厌”［3］(P4662)，
与英宗诸兄弟结怨，其后陷害英宗长兄宗懿降官，英宗
即位，“与其徒间构两宫，造播恶言，中外恟惧”［6］，被朝
臣视为致使两宫交恶的关键人物，后被贬官，逐出宫廷。
二、案情分析
文献所记的韩虫儿案，似乎完全由韩虫儿自导自
演，然细考其事，竟大有可疑。
在分析韩案之前，有必要先了解私身。私身是北
宋宫女的一种名号，在仁宗时大量出现，英宗初年司马
光上奏:“近岁以来，颇隳旧制。内中下陈之人，竞置私
身。等级寖多，无复限极。”［7］(P134)从狭义上看，私身不
完全等同宫女，她们只是正式宫女所置的宫婢。元符
三年(1100年) ，太后向氏表示宫中私身多，“每一有职
事人手下须五三人故也”［8］。一般而言，私身数量庞
大，又负责底层劳役，不大可能受皇帝临幸，仁宗诸子女
的生母，基本上都有良好出身。
回看韩案，司马光对案情颇有回护，与欧阳修的文
字比较，有四点值得注意。首先，所谓的永昌郡夫人，名
号大有编造之嫌。永昌郡在大理治下，不应成为宋廷
命妇封号，司马光身为朝官理应清楚;其次是曹太后在
虫儿败露后的表现，宰辅欲杀虫儿，司马光说太后深思
熟虑地拒绝了辅臣的建议，而辅臣欧阳修则记载太后
同意了辅臣的建议，却没有杀虫儿;再次，韩虫儿的去
向，司马光记载为尼寺，天圣元年(1023 年)曾有大臣
“受承天院僧惠良银器，蓦越差充院主”［9］，显然承天寺
乃僧寺;最后，司马光完全剥离了仁宗与案件的联系，似
乎韩案完全发生于英宗时期。司马光隐去了人物、地
点、时间信息，拔高了曹太后形象，其中可能有为传言所
误的成分，也有刻意隐瞒之处，都造成了后人查证困难。
那么欧阳修的记载是否无懈可击呢?答案是否定
的，结合其他史料，可以发现仁宗与曹皇后的表现同样
大有可疑。
欧阳修记载韩虫儿诈孕是自编自导，暗示仁宗与
韩案无关。仁宗是否知道韩虫儿怀孕，史无明载，按理
他绝对知道。嘉祐八年正月中旬韩虫儿怀孕消息外传
时，距仁宗去世尚有两三个月，只要他没有彻底失去意
识，肯定能听到后宫怀孕的消息。而正月以来，仁宗虽
病，意识无疑正常，正月二十七、八日减损听政流程，但
仍在处理政务，三月二十四日更是病体康复，宰臣拜贺，
他没理由不知韩氏怀孕。既然仁宗听说韩虫儿怀孕，
何不揭发她呢?可能有二，要么临幸确实存在，韩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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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怀疑，要么仁宗刻意利用韩虫儿，不必怀疑，而后
者嫌疑更大。韩虫儿声称黎永德收藏金鋜，如果这真
是谎言，仁宗立刻便能识破，但他却没作任何表示。更
重要的是，仁宗死时，韩虫儿妊娠已有三四个月，中医
一两个月便能够把出孕脉脉象，有经验的产婆看出有
孕之身应当也不难，若非有人授意，很难想象他们无法
识破韩氏的诡计。其实站在仁宗的角度，利用韩虫儿
可谓动机十足。仁宗一直希望有亲生子嗣，嘉祐初年
大臣劝立宗室，他哭泣道:“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
年。”［3］(P4454)结果嘉祐三年后宫怀孕，大臣议论便息。
立皇子后，仁宗很可能效仿嘉祐初的实例，放任流言扩
散，减少群臣对英宗的期待和支持。三月底，仁宗突然
驾崩，打乱原来的计划，曹皇后紧急让英宗即位。虫儿
已无用处，但为了维护仁宗形象，也避免让英宗落下谋
害先帝遗腹子之名，曹后继续供养韩虫儿，到五六月英
宗恶劣态度尽显，便顺势挟子自贵。
曹太后不会是韩案的始作俑者，最初她与英宗是
同盟关系，不过如果仁宗炮制或利用了韩案，她作为皇
后是不得不帮助的，毕竟韩案起止八个月，一直是她处
理此事。就算仁宗无辜，韩虫儿真的在仁宗时期机缘
巧合骗过了所有人，曹后也理应在事件后期洞悉了真
相。根据韩虫儿供状，正月以来，月经并未停止，在女
子聚集的后宫，要长期隐瞒月事并非易事，何况旁边有
宫人服侍，有医官、产婆等人的诊脉照料。无独有偶，
徽宗初年也有传闻怀疑哲宗继配刘氏当年假孕，徽宗
反驳:“是时两宫亲临抚视，嫔御执事在傍”［10］，假孕根
本不可能成功。对比韩虫儿，作为私身，太后可能不会
经常临视，身边的执事者也不会比后妃多，但内侍省查
证韩案时，勘问宫女三人，并召问医官、产科十余人、坐
婆三人，人数亦不少，一两人诊脉失误或帮韩虫儿隐瞒
尚可信，但十余个经验丰富的医官、产科、坐婆及朝夕
相处的宫人都不能识破韩虫儿，也实在夸张。再则，医
官、坐婆军令状皆称韩虫儿受临幸时，黎永德奉使成
都未还。内臣出使外郡必有两制撰写制词，有文书档
案可稽，何必由医官等人证明。更何况，黎本人还在
人世，他也完全可以指认虫儿之诈。但按照供状，韩
虫儿一小小私身，仅凭一己之力瞒天过海，守住秘密
长达 8 个月，直到孕期已过，拖到最后一刻才暴露，这
实在不合情理。可以想象，韩案背后必有人统一指
使，甚至黎永德事件也可能是被炮制出来，以解除仁
宗的嫌疑，而仁宗死后，有此能力和动机的只有曹
太后。
最后看韩案的审理判决情况。韩案九月十七日交
由内侍省审理，十九日早上宰臣就见到完整案卷，说明
十八日已经结案，这未免过于草率。且韩虫儿仅被杖
责二十，送往御寺，柳夫人也仅被贬秩一级，黎永德等
人则未闻有处置，惩处力度又未免过轻。种种迹象表
明，曹后早已了解韩案真相，但她选择隐瞒，或者说选
择利用韩虫儿对抗关系日益恶劣的英宗。
三、韩虫儿案对仁、英之际朝廷局势的影响
英宗即位后，皇帝与太后的关系由亲密走向恶化，
直至难以调和，有人对太后阴进废立之计，曹太后心动，
对首相韩琦表示“皇亲辈皆笑太后欲于旧涡寻兔儿”，
“闻者惊惧，皆退数步立”。［11］这一时期，“宗室四千余
人，男女相半，存亡亦相半”［12］。宗室成年男子至少数
百，英宗潜在竞争对手实多。国君地位动摇，不可不谓
严重，而历来被人忽视的韩虫儿，很可能是造成这一局
面的关键因素。
英宗与曹后关系恶化的时间，大概在嘉祐八年五、
六月间。嘉祐八年四月初一英宗即位，初五尊曹氏为
皇太后，二十七日，司马光上书:“陛下思念先朝，欲报
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谨，抚诸公主慈爱，此诚仁孝之至，
过人远甚。”［7］(P112)宫内仍是一片祥和。六月二十三日，
司马光再次上书:“皇帝圣体平宁之时，奉事皇太后，承
顺颜色，宜无不如礼。若药石未效，而定省温清，有不能
周备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7］(P119)口吻已经是在调节
二人关系了，此时两宫至少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和。对
此，《长编》解释:“帝初以忧疑得疾，举措或改常度，其
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
隙。”［3］(P4815)英宗究竟忧疑什么呢?可以看看英宗即位
前后面对的险恶形势。
英宗继承帝位的法理是被仁宗收养为皇子，然而
仁宗对他并不热心。至和三年(1056 年)正月，仁宗暴
感风眩，宰相文彦博、富弼、刘沆等人议立英宗为嗣，
“时相富文忠密通意光献立后，而慈圣意在英宗，传道
中外者，张茂则也”［13］。仁宗病中精神混乱，“自禁中大
呼而出曰:‘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语极纷错”［14］。张
茂则闻上语即自缢，曹后也不敢再接近仁宗，可见仁宗
对立嗣的态度。嘉祐七年，后宫已连生五女，大臣再次
切谏，仁宗不得已立英宗为皇子，但他从未对皇子表现
出足够支持，使英宗未能在朝树立威信，因此英宗屡避
皇子之命，“非敢邀福，以避祸也!”［3］(P4777)立为皇子后，
也不免战战兢兢，唯恐致祸。其实，英宗幼年被养于宫
中，年长无过，又曾被宰臣荐为储嗣，非其他宗室可比，
若仁宗无子，则皇储非其莫属，可忧疑者，惟韩虫儿腹中
胎儿罢了。从现实来看，英宗的担忧不无道理。仁宗
下诏立皇子时，“外议皆云执政大臣强陛下为
此”［3］(P4773)，立皇子后，“宦官宫妾争相荧惑，而近臣亦
有异议者，可怪者，一二知名人也”［2］(P1837)。韩氏有孕
的消息传出，情势当更加危急，这期间，英宗“饮食悉皆
阙供”［3］(P4880)。即便在英宗即位时，宗室中也还有反对
声音，“允弼最尊，属心不平，且有语”，甚至对宰相说
“岂有团练使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15］(P3)禁卫见新
帝的赐食中无金，也“纷纷以为言”［3］(P4794)。这时韩虫
儿仅是自称怀孕，腹中胎儿男女未可知，而宫外皆传
小龙显迹。英宗听闻传言，心中必定十分恐惧，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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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韩氏生子，获得臣僚、宗室、宫廷、禁卫乃至宰相
与太后的支持，则自己无立身之地。巨大的精神压力
之下，英宗终于得疾，继而得罪曹太后。
文献没有明确指出韩虫儿与两宫交恶的联系，但
对比韩案前后英宗的表现，他一直对韩虫儿十分忌惮。
嘉祐八年七月以后，英宗精神渐恢复正常，但直到八月
仍然“深执谦逊，端拱渊黙，群臣奏事，一无可
否”［7］(P122)。九月十日左右，韩虫儿已近临盆，英宗突然
一反不问朝事的形象，十一日，“诏以皇子位为兴庆宫
(又改庆宁)”，十二日，“皇子光国公仲针为忠武军节度
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改赐名顼;乐安郡公仲纠为明
州观察使、祁国公赐名颢;大宁郡公仲恪为耀州观察
使、鄠国公，赐名頵”。［3］(P4826 －4827)这两件事，一是强调自
己为皇子出身，加强皇位合理性，一是晋升三个儿子的
爵位，并按皇子标准为三子赐名。韩虫儿临盆在即，此
举意味深长。既然二事搁置已久，何不等遗腹子生下
后再作安排?或许英宗在做最后一搏，为自己及子嗣
争取最大利益，又或许，英宗已经识破太后的诡计?二
十三日，皇位的潜在竞争者刚刚消失，英宗就开始为长
子赵顼(神宗)设置僚属，此时赵顼还未出阁，没有设置
僚属的必要，此举实际是在确认长子的继承人身份。
从英宗的行动来看，可知他虽不明言，实以韩虫儿为
心腹大患，只有除去韩虫儿，才敢确认亲生子嗣的皇
子身份及继承权，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会猜忌曹后。
从曹太后的角度出发，位居尊长，又对皇帝有恩，理应
获得尊重，照料先帝孕妾也合情合理，而英宗的无礼
行径实有恩将仇报之嫌。愤怒之下，曹后可能利用韩
虫儿进行威胁，却也使两宫关系朝恶化发展，朝廷臣
僚也纷纷观望时局。
关于韩案时期朝臣的动向，确有明显分化。两宫
交恶后，曹后积极寻求宰执支持，相传首相韩琦在仁宗
山陵，曹后“遣一近珰小封亲札，谕英宗狂惑等
事”［15］(P2)。不过韩琦立场坚定，没有理会。枢密院长官
富弼与张昪则不然，富弼嘉祐六年(1061 年)母丧去位，
没有参与援立英宗，以至居丧时被人调侃“好事到手畏
慎?不为他人做了，郁郁何益”［16］?张昪虽在朝，但个
性较弱，韩琦劝仁宗立皇子时，担心“若与之素议，岂不
坏了事”［15］(P1)?没有与张昪商议，因此富、张所代表的
枢密院多考虑太后立场。太后屡次在帘内泣诉英宗无
礼，富弼对韩琦说:“适闻帘下说否?弼不忍闻。”［17］在
两宫矛盾上，韩琦多劝曹后忍让，富弼则更多强调英宗
尽孝，如果仁宗遗腹子出生，想必他也会投以同情，若
英宗继续对曹后无礼，那废立之事未必不可能。传言
富、韩切谏:“千官百辟在廷，岂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
事，臣能行之。”［18］这已经是极严重的警告，无论是否为
真，英宗无疑面对着大臣的摇摆。
韩案落幕，司马光注意到韩案的巨大影响，开始深
入思考韩虫儿背后的私身问题。韩案之前，朝臣只注
意到私身群体日益壮大，宫廷消费日益增长，韩案之后，
大家发现，私身还可能玷辱皇室血统，甚至造成严重的
继嗣斗争。嘉祐八年十二月，司马光上奏英宗，要求宫
廷慎重对待宫人的挑选，“此诚治乱之本，祸福之源，不
可以为细事而忽之也”［7］(P134)。欲使韩虫儿事件从源
头被杜绝，这也从侧面印证韩案影响严重。
四、结语
仁、英之际，围绕宋英宗地位问题，朝廷始终处于
紧张局势之中，韩虫儿即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人物。
韩虫儿直接威胁英宗，致使英宗精神崩溃，继而两宫失
和，太后甚至兴起废立之议，直接冲击皇权。治平元年
(1064年)五月，为杜绝废立皇帝的政变发生，韩琦瞒着
枢密院，迫使曹后撤帘归政，皇位的威胁才最终消失，此
时英宗即位已超过一年。此后，枢密院正副长官富弼、
张昪、胡宿及吴奎四人陆续去位，终英宗之世未再回朝。
其间英宗在韩琦、欧阳修的支持下掀起濮议风波，追尊
生身父母，养母曹太后的利益一次次受到侵犯，到治平
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去世前，两宫隔阂可能一直存
在。神宗即位，朝廷才终于恢复上慈下孝的完美状态。
由韩虫儿之事可知，小人物也可以影响大历史，韩虫儿
作为宫廷万千私身中的一员，本没有资格青史留名，但
就是这个小人物，却卷进了宫廷阴谋之中，影响了英宗
一朝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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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ase of Han Chong＇er during the Emperor Ｒen
and Emperor Ying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PENG K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In the last period of Jiayou，Emperor Ｒen had failed to give birth to a male heir，and therefore he a-
dapted Zhao Zongshi from an imperial clan as the prince，and named him Zhao Shu． Five months later，a court
maid called Han Chong＇er claimed her pregnancy，which posed a severe threat to the status of Zhao Shu． Soon，
Emperor Ｒen passed away，and Zhao Shu inherited the throne as Emperor Ying，with the support of the Em-
press Cao and the Prime Minister Han Qi． At this time，Han Chong＇er was still carrying Emperor Ｒen＇s child
and taken care by Cao． Later on，the legitimacy of Emperor Ying＇s right of succession to the emperorship was
questioned． Thus，Emperor Ying fell into mental illness and offended Cao，which had greatly influenc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is time．
Key words: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Han Chong＇er;Emperor Ying;Empress Cao;maidser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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